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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北

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系主任赵宝煦教授，

2012年1月2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著名学者刘军宁曾经在赵宝煦学术思

想研讨会上直言，赵宝煦是北大精神的化

身和体现，他把北大传统精神提升到新的

高度, 同中国文化传统和为贵、中庸之

道结合起来, 从而展现出这样一种兼容并

包、和为贵的学术精神和道德精神。赵宝

煦的另外一个高足俞可平教授认为，赵宝

煦身上有传统道德的回归以及对传统的弘

扬和恪守，他把好的道德、传统文化传承

下来，又善于吸收时代的新思想新知识，

做到了两者的很好结合。

世人不禁好奇，一介书生赵宝煦为何

能够得到体制内外的学者一致的认可？纵

览赵宝煦一生，会发现其人生基本上是三

部曲，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求学，是铸造

辉煌底色的时期，中年时期在反右、“文

革”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惊天风雨中备受折

磨，晚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在郭沫若

所言的科学家的春天里重新起航，为中国

政治学的复兴筚路蓝缕，呕心沥血。

1943年1月21日清晨，不知旧中国还

有共产党的“伪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一年

级学生赵宝煦，悄悄踏上逃离沦陷区北

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万里征程。他和

3个同学由京浦线转陇海线，由长途汽车

改乘木板车，跨过一道道日伪封锁线，经

徐州、商丘、亳州进入国统区界首的一片

旷野荒郊。在界首找不到接待沦陷区学生

的单位，赵宝煦一行囊中羞涩，困在小店

里。危难之际，赵宝煦等接受了国民党西

安“抗战干部训练团”的招募。他们徒步

13天抵达洛阳，又挤上难民车走走停停来

到西安。

赵宝煦进入“战干团”后遇到了种种

荒唐的事情，又在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部听

北平来的同学不断说军官克扣军饷、“代

管”家里寄来钱等怪事，遂毅然逃离西

安，辗转奔赴成都、重庆，为生活计沿途

干过工厂绘图员、家庭教师，还当过国军

营部的中士秘书。后来，赵宝煦参加教育

部“保送考试”后舍近求远，选择去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这时，国民党三民主义青

年团主动找上门来，动员他加入该组织，

许诺不仅提供路费，而且入学后每月还有

津贴。赵宝煦一路风尘，对国民党早有认

识，宁肯滞留陪都也不肯出卖自由，困顿

重庆51天，最后经人照顾才爬上敞篷大货

车，颠簸16天来到昆明。从“伪北大”到

西南联大，赵宝煦走了9个月零10天。此

著名学者赵宝煦去世

1982年，赵宝煦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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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联大新生注册工作已全部结束，他不

得已直接给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写信，

痛陈“生万里来归，如不能注册，则生活

无着，必将流落街头……”

同何兆武、许渊冲等西南联大毕业生

一样，赵宝煦在其后苦难而曲折的一生

中，也总是每每依靠回首联大的光辉岁月

来获取精神上的养分，这一块虽然贫穷却

民主、自由的土壤，滋养着他的心灵世

界。赵宝煦进入西南联大化工系就读。一

年后转入政治学系，师从张奚若、钱端升

等老一辈著名政治学家。抗战胜利后，北

京大学复校，赵宝煦遂回到北大政治系继

续学业，1948年毕业并留在政治系任教。

北京大学吴志攀的父亲与赵宝煦是生前好

友，也正因此，年长一辈的追忆往事，便

融化成他的笔触中赵宝煦在西南联大学生

时期的细节与场景。

吴志攀在纪念专文里叙述了这一段被

遮蔽在历史长河中的往事，“我和父亲聊

起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

赵先生是西南联大政治系的，抗战后复

员，留在了北大，我父亲是联大社会学系

的，后来从清华毕业参加革命。在联大

时，他俩都爱好文艺，一起参加过‘阳光

美术社’。赵先生长我父亲两岁，父亲对

这位学长非常尊重，曾经多次对我说，赵

先生在联大校园里就是有名的大才子，书

念得好，既能写旧诗，又能写新诗，书画

造诣都高。他年轻的时候，仪表堂堂，风

度翩翩，虽然成家比较早，但还是跟大男

孩一样，经常和大家一起玩。当时联大学

生办了‘阳光美术社’，经常请闻一多先

生讲课。因闻一多先生不仅是大诗人、大

学问家，还精于篆刻。此外，叶浅予先生

有一位远房亲戚也是该社的成员，所以叶

先生跟他们联系也比较多。当时，赵先生

和我父亲他们业余学画，并不太追求技

巧，而更加注重思想内涵。闻一多先生的

政治态度，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这个美术

社里的很多学生，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多年后，我父亲和他的同乡、挚友、杜诗专

家廖仲安先生一起，还写过一部关于闻一多

先生的剧本，可惜现在湮没无闻了。”

这段学生时期的经历在赵宝煦的学术

生命中不断地回放，并且激荡起隔离时

空的回响。2001年12月5日，中国政治学

会在温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赵宝煦在

会上提及1932年就在南京成立了最早的中

国政治学会，并分别在1935年、1936年和

1942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1946年，拥有

会员140人。当时积极发起建立或参与活

动的中国政治学会的老一代政治学家有王

世杰、钱端升、浦薛凤、周鲠生、萧公

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

等。很多年青一代的与会者几乎是第一次

听说上述陌生而遥远的姓名。动荡年代的

时代风潮，就这样残忍地将他们从历史中

几乎完全消音了。

“文革”时期的赵宝煦是一个勇者，

他并没有完全退隐回内心的城堡做一个犬

儒主义者，更不是主动迎合权力者的需要

做一个用知识来献媚的无骨者。赵宝煦

曾回忆说：“聂元梓长得不漂亮却追求时

髦，‘文革’前穿着白皮黑尖的港式皮

鞋，这在当时十分罕见。”一向温良恭俭

让的赵宝煦决定向聂元梓叫板。1968年7

月28日，赵宝煦张贴了《聂元梓反动的干

部路线》的大字报，质问北大造反派总头

目：“中央明确规定‘没民愤、没政治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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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问题、没被报纸点名批评’的应该解

放，我3个条件都符合，你为什么迟迟不

解放我？” 这件事震惊了北大，也惊动

了中央“文革”。8天后，江青在中国人

民大学演讲，说到“老保翻天”时公开点

了赵宝煦的大名。从此，每每批斗陆平、

彭珮云和季羡林、侯仁之、周一良等人

时，赵宝煦必陪伴左右，受尽了皮肉之

苦、羞辱折磨。

晚年赵宝煦追忆这一段往事，认为这

种政治勇气若要追根溯源的话，要追溯到

西南联大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给我的

东西，就是自由、民主思想。我认为，

不管你是中国民主还是美国民主，必须权

力不能集中于一身，权力必须有人监督。

权力集中于一身，人会变的，多民主的人

也不行。大家都坐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

给你鼓掌，我对你没有坏意，可是我不鼓

掌，你就对我有一种看法。”这里没有什

么高深理论，却道出政治学最基本的常

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

腐败，因此权力应该相互制衡。

“文革”结束后，赵宝煦人生中的第

二个真正的春天才来到。他在北大建立了

全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1985年起正式

招生，3年后培养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

国内的政治学博士。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曾在赵宝煦

的诞辰纪念会上致辞，基本总结了赵宝煦

的一生：“赵宝煦先生65年如一日，始终

根植北大这片沃土，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

己的青春和智慧，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极其旺盛的研究活

力，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和开拓

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回看赵先

生的治学施教历程，我们要衷心感谢他带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那立志把毕生心血

献给祖国的爱国情怀，他那利用一切机会

为新中国政治学奔走的国际视野，他那永

不懈怠始终追逐学术尖端的创新意识，他

那甘为人梯培养新人的坦荡心胸，他那恬

淡质朴执著率真的人生态度，都集中展示

了老一辈北大知识分子的高尚品质和精神

魅力。”这些话让人们深刻了解到这位堪

称兼具经师和人师风范的一代知识分子的

典范。

赵宝煦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这

样从历史的眼光和个人的体验，来谈及他

对百年中国政治学和百年中国史的感受：

“我觉得中国政治学的百年进程，就不

能离开它的背景。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

欺负的国家，我从自己说，我是从小在国

难、国耻的愁云惨雾里成长起来的。而且

说到中国人一盘散沙，不能团结，在这种

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对我有影响，对政

治家也有影响。可是，到了我们现在在国

际上说话有一点点发言权了，不能忘记历

史，也不能够揪住老不放。因为历史已经

过去，但是我要往前走。我往前走，就是

要科学地发展。我觉得这个过程可以说，

是从国难国耻的愁云惨雾中走向科学的发

展观。你这发展，我总得给子孙后代留点

活路吧，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给用完了吧。

而且，我不能够说为了当时一件事情，特别

集中一点，说到人权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知情

权。不能像现在似的，都糊弄了。”

这是一位智者给我们这个不无喧闹的

时代留下的临别赠言。

原载《东方早报》2012年2月10日，

作者田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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